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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u Yinao

苏义脑 油气钻井工程专家 。 １９４９ 年 ７
月 ９ 日出生 ，河南省偃师人 。 １９７６ 年毕业于武
汉钢铁学院 。 １９８２ 年 、１９８８ 年先后获硕士 、博
士学位 。中国石油集团钻井工程技术研究院副
院长 ，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，博士生导师 。 长期从
事油气钻井工程研究 ，在钻井力学 、轨道控制和
井下工具研究中获多项创新成果 ，形成体系用
于生产 ，效益显著 。 把工程控制论和航天制导
技术引入钻井工程 ，提出“井下控制工程学”新
领域 ，从事基础性研究并组织攻关 。 获国家科
技进步奖一等奖 １项 、二等奖 １ 项 ，省部级一等
奖 １ 项 、二等奖 ４ 项 。获发明专利 ９ 项 ，实用新
型专利 １４ 项 。 出版专著 ８部 ，编 、译著 ７ 部 ，发
表论文 ２００ 余篇 。 ２００３ 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
院士 。

接到中国工程院要求写“院士自述”的通
知 ，一时不知从何下笔 。 忽然想起日前枟中国石
油企业枠杂志记者来采访时我说过的三句话 ：
“进步的起点在于追求 ，发展的关键在于创新 ，
成功的秘诀在于坚持” ，算是我几十年来对人
生 、求学 、科研的一点感悟和体会 。 好在“自述”
不限文体 ，不拘一格 ，自述己见 ，不妨就由此说
起吧 。

一

　 　 我于 １９４９ 年 ７ 月出生在河南省偃师县 ，两

个多月后北京天安门广场响起了开国大典的礼

炮 。 父亲是一名乡镇医生（西医） ，我在小学时
期曾跟随他频繁的工作调动先后辗转念了 ８所
小学 。 由于每到一校皆能不费力气名列前茅 ，
父母看我“是块念书的料” ，所以决心培养我将
来上大学 ，学西医 ，以子承父业 。

１９６１年我升入初中 ，总算有了一个相对稳
定的学习环境 。 初中三年对我印象最深的有三
件事 ：一是初一上学期的期中考试 ，我以 ５９４分
（平均 ９９ 分）的总成绩名列全校（三个年级）第
一名 ，老师在枟元旦特刊枠上发表题为“天才出自
勤奋”的评论文章 ，引用马克思的话对我褒扬鼓
励 ，使我第一次懂得了“勤奋”的含义 。 二是初
二教室墙上张贴的马克思语录 ：“在科学研究中
是没有平坦道路可走的 。 只有那些不畏艰险沿
着崎岖陡峭的山路攀登的人 ，才有希望到达光
辉的顶点 。”三是老师经常讲中国科学家“三钱”
（钱三强 、钱学森 、钱伟长）的事迹和贡献 ，少年
的我即在心中把他们当作宗师和榜样 。

１９６４ 年 ，我考入河南省重点高中 ——— 郑州
一中 ，１５ 岁第一次远离父母和家乡 ，开始独立
生活和学习 。 高中时期是我人生观和世界观初
步形成的时期 ，印象最深的有四件事 ：其一是刚
入校门的俄语课 ，就给我当头一棒 ——— 我是全
班唯一仅学过一年俄语的农村学生 ，立即开始
第四年的俄语学习 ，差距和压力实在太大 。 我
曾彷徨动摇 ，但在董国衡老师的鼓励下 ，发奋努
力 ，较科学地安排时间 ，一边学新课 ，一边自学
补习初二 、初三的单词语法 ，终于在高一上学期
期末考试中获得全班最高分数 ，大大增强了我
的信心 ，也使我从中悟出了许多道理 。 其二是
郑州一中提倡“生动 、活泼 、主动地学习” ，强调
深入理解和灵活运用 ，于是在班主任蒋庚老师
的鼓励下 ，我成了学校枟数学园地枠中“一题多
解”栏目的热心投稿者 ，这在很大程度上培养了
我研究问题的兴趣和思路 。 其三是毛主席的
“七 ·三指示” ：“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将亲手把我
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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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 … … 任重而道远 。 有志气有抱负的中国青
年 ，一定要为完成自己伟大的历史使命而奋斗
终生 ！”这段话像刀子刻在我的心里 ，给我这个
１６ 岁的青年学生以极大的心灵震撼 ，使我带着
神圣的使命感把未来报效祖国的志向暗自锁定

在能振兴国威的国防科技研究上 。 其四是学习
毛泽东枟论持久战枠里的一句话 ：“胜利的到来和
主动的恢复 ，往往存在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
中 。”这句话多年来成了我的座右铭 ，鼓励我在
前进的道路上闯过了道道难关 。

１９６８ 年 ８ 月 ，我告别学习 、生活达四年之
久的郑州一中 ，加入了“文革”中全国首批上山
下乡知识青年的行列 。 离校前 ，蒋庚老师送给
我一本枟解析几何与微积分枠教程 ，希望我下乡
后仍不要忘了学习 。 （时至今日 ３７ 年过去了 ，
我都忘不了蒋老师那一刻饱含期盼的目光 。）在
农村 ，我和社员们一样 ，风里来雨里去 ，拉近了
彼此思想上的距离 ；高强度的劳作 ，锻炼了体魄
也磨炼了意志 。 一年之后我被推选为电工 ，开
始为所在村庄架线通电 、办加工厂 、买拖拉机 、
办广播站 。 为使自己的理论水平有所提高 ，我
利用业余时间自学大学的枟高等数学枠和枟电工
学枠讲义 ，涉猎枟机械制图枠 ，仔细研读枟农村电工
手册枠 ，尝试进行技术革新 。 在孤军作战式的自
学与近乎摸索般的“研究”中 ，我深感自己知识
的匮乏 ，不止一次地萌生想进大学深造的渴望 。

结束了三年 “接受再教育”的农村生活 ，
１９７１年 ７ 月 ，我像诸多的知青那样 ，被招工进
入位于河南三门峡的“化工部化工矿山机械
厂” ，成了一名铆工学员 。由于具备一定的机械
制图基础 ，下车间的第二天我就开始画图 。 在
工厂的两年中 ，我努力学习铆工技术和机械制
造工艺 ，进行过 ２ 项技术革新 ，受到车间领导和
工人师傅的好评 。 也正是在技术革新中 ，我越
发感到自己理论知识的缺乏和不系统 ，希望进
大学深造的想法愈加强烈 。 １９７３ 年 ，随着邓小
平复出 ，全国开始了“文革”以来较大规模的招
生 ，而且强调在推荐的基础上要进行文化课考

试 。 我有幸被推荐参加这次高考 。但天有不测
风云 ，就在考试的前 ５ 天 ，突然接到父亲因水灾
不幸去世的噩耗 ，我满怀悲痛从几百里外赶回
故乡处理父亲的丧事 ，在 ７ 月下旬的酷暑中四
天四夜只睡了十多小时 ，然后又疲惫忧伤地赶
回三门峡坚持参加了高考 。 接着又经历几番周
折磨难 ，总算走进了武汉钢铁学院的校门 。

三年“工农兵学员”的大学生活留下了太多
令人回忆的往事 。 由于极“左”思潮的影响 ，当
时学习知识是要顶着很大压力的 。但在农村和
工厂的经历 ，让我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三年
宝贵时光 。我的专业是“矿山机械” 。 我感谢那
一时期的“不考试”和松散式管理 ，使我能如鱼
得水 ，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安排学习计划 ，并着
重研究能力的培养 。大一时有一道关于对数螺
线的数学题 ，联想到斗柄式装载机的斗柄曲线 ，
我小题大做 ，力求深入展开 ，一连七天泡在图书
馆 ，先行突击翻阅一两年后才学习的力学课和
专业课 ，终于写出了 ５０ 页的研究笔记 ，得到了
新的结论 ；在大二时 ，我曾对枟理论力学枠中的柯
尼希定理进行了推广（几年后被专家评议为“作
者的贡献在于发现其轨迹是一个圆”） ；在学习
枟材料力学枠时 ，我对要用微分方程求解压杆稳
定的一种机加工工艺习题构造了简单的经验公

式 ，只用加减乘除即可求解 ，等等 。 这三年 ，我
以提高自己“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”为目标 ，
积累了一些研究方法与心得 ，但常常又令我陷
入新的困惑 ，感到大学里学的知识仍很不够 ，所
以又产生了进一步攻读研究生的愿望 。

二

　 　 在大学毕业回厂工作三年之后的 １９７９ 年 ，
我冲破重重阻力 ，在很多好心人的支持和帮助
下 ，考取了北京石油勘探开发科学研究院的首
届研究生 ，终于实现了自己几年前的理想 。 但
不是按照儿时父亲对我的前途设计“上医大 ，学
西医” ，也不是按照自己中学时要“搞原子弹 ，搞
导弹”的梦想 ，而是进入石油战线 ，开始了在油
·８３３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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气钻井领域的学习和攀登 。
我深知学习机会来之不易 ，更感到从事科

学研究不仅需要深厚宽广的理论基础 、系统扎
实的专业知识 ，而且需要丰富的实践经验 、正确
的科研方法和超越前人的创新能力 。 而这一
切 ，都要靠自己博览群书 ，点滴积累 ，平时留心 ，
自我培养 。 在研究生阶段 ，我努力学习理论知
识 ，自选多门课程 ，完成了 ２１ 门课 、１ ７０２ 学时
的学习 ，大大超过当时一般 １２ 门课左右 、９００
学时的规定 ；我对枟自然辩证法枠 、枟科学研究方
法论枠兴趣浓厚 ，细心研读 ，受益匪浅 ；我参加了
当时石油部重点研究项目“LZ６ 霸斑 ″螺杆钻具研
制”的攻关 ，在导师谢竹庄 、于炳忠教授的指导
下完成了 ２ 篇硕士毕业论文 ，并亲自参加了国
产螺杆钻具前 ３ 口井的现场实验 ，研究成果得
到专家和领导的高度评价 。

硕士毕业两年之后的 １９８４ 年 ，我考取石油
部的首届博士生 ，师从白家祉教授 ，参加国家
“七五”重点科技项目“定向井丛式井钻井技术
研究”的攻关 。 当时我把国家项目看得很神圣 ，
认为这是为国效力的重要机会 ，因此曾主动放
弃了一次可能争取去国外攻读博士学位的机

会 。 在博士学位论文中 ，我把白家祉教授提
出的分析下部钻具组合的一种新方法加以发

展 ，进一步提出定向井轨道控制的 “力 — 位
移”模型 、地层力定量分析模型 、侧向切削的
多元幂积模型和井眼轨道拟合预测方法 ，并
与同事们合作开发了 DTCPS 软件包 。 博士
论文的内容在攻关实践中得到了应用和验

证 ，受到专家委员会的高度评价 ，其中几个理
论要点被写进 １９９１ 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
的申报书 。

１９８６ 年 １１ 月 ，当我从文献资料中了解到
国外在定向井连续控制方面的最新进展时 ，立
即意识到这将是一项突破 ，但在国内难以推广
应用 ，必须根据我国国情 ，开发出实用的连续控
制钻井工艺技术 。当时我已基本完成博士论文
任务 ，不久即可申请答辩 ，但我抑制不住“再来

一个创新”的冲动 ，毅然自选课题决心一试 ，并
纳入论文范围 。 接着我就着手建立力学模型 ，
分析计算 、设计工具和工艺 。 １９８７ 年春节期
间 ，爱人帮我画图描图 ，几天后我背着加工图纸
来到外地一家制造厂 ，４ 月份又带着工具去辽
河油田 。 此后的 ８ 个月中 ，我二上辽河 ，七赴大
港 ，为实验这一新技术来回奔忙 。 在零下 １８ ℃
的寒流中 ，仍坚持在井场进行实验 ，实在太冷了
就靠近柴油机取暖 。 这一自选课题 ，从我一人
开始 ，后逐步扩大成研究小组 ；从模型分析 、工
具设计 、加工制造 、工艺研究 、软件编制 、现场实
验到生产应用和规模推广 ，前后历时达 １４ 年之
久 ，逐步形成一套适合我国国情 、便于推广应用
的钻井新技术 ，产生了良好的技术效果和显著
经济效益 ，并于 ２００２ 年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
等奖 。

１９９０ 年 ，我作为主研人员参加了国家“八
五”重点科技项目“石油水平井钻井成套技术研
究”的攻关 ，负责“水平井井眼轨道控制理论与
技术”专题 ，工作内容主要包括导向钻具研制 、
控制工艺研究与科学实验井的现场控制施工 。
由于前些年的工作积累 ，我们在短短的几个月
中 ，研制成功系列产品 ，解决了钻水平井要从国
外购买专用工具的问题 ；进一步提出预测工具
造斜能力的“极限曲率法”和轨道控制方案设计
的“应变法” ，并在亲赴大庆油田进行工具先导
实验的基础上完成了树平 １ 井的控制方案设
计 。 １９９１ 年 ８ 月 ，我和专题组的几位同事在大
庆参加我国第一口中曲率薄油层水平井轨道控

制的现场施工 ，大家齐心协力 ，团结奋战 ，克服
重重困难 ，创出了在井下 ２ ０８０ m 深处准确钻
入 ６ m 靶窗仅偏离靶中线 ０畅 １４ m 的高精度指
标 ，赢得了美国同行的高度赞扬 。 在三开钻进
的九天里 ，我五天五夜仅累计睡觉 １０ 多小时 ，
进靶过程的 ５０多小时一直没有合眼 ，夜里一连
９ 个小时站在钻台上 。 面对来之不易的成功 ，
当时我曾写下一首词枟卜算子 　 树平 １ 井进靶
有感枠 ：
·９３３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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轰鸣震天外 ，灯塔烁夜空 。
头戴铝盔上钻台 ，密雨伴疾风 。
运筹铁皮屋 ，实战地深层 。
九日击中靶心处 ，不负双眼红 。

１９９７ 年 ，这项由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组
织 、有 ７６２ 名科技人员参加的国家重点科技项
目“石油水平井钻井成套技术研究”的攻关成
果 ，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，并被评为“八五
期间为国民经济贡献巨大的十大攻关成果”
之一 。

回顾我进入石油系统 ２０ 多年来参加的多
次科技攻关 ，深深体会到技术进步对工业发展
的巨大推动作用 ，发展的关键在于创新 。 现在 ，
螺杆钻具已成为钻井生产中不可或缺的必需工

具 ，定向井已占我国每年钻井总口数的 ３０ ％ ～
４０ ％ ，水平井技术的发展方兴未艾 。 除此之外 ，
我主持研发的其他几项技术 ，如导向钻井技术 、
防斜打快技术和空气螺杆钻具等等 ，也都变成
了切切实实的生产力 。 我对此常感欣慰 ，但同
时我也更深切地知道攻关过程的困难与艰辛 。
胜利与成功总存在于“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
中” 。

三

　 　 １９８８ 年 ６ 月至 １９９０ 年 ６ 月 ，我在北京航
空航天大学做博士后研究 ，师从我国著名航空
力学权威黄克累教授 。 我是带着想把工程控制
论和航天制导技术引入钻井工程 ，从而提高井
眼轨道控制精度与水平的新追求进入北航的 。
在此之前 ，我学习过钱学森与宋健两位先生合
著的枟工程控制论枠 ，认定井眼轨道控制与航天
器姿态控制在本质上是一回事 ，因而想在上天
与入地两大技术之间来一个交叉 ，大胆地独辟
蹊径 。 在北航浓厚与自由的学术氛围中 ，我提
出了“井眼轨道制导控制理论与技术研究”新方
向 ，寄希望于“井下闭环控制”和“用手段解决问
题” 。 开始的路走得艰难而又谨慎 ，从问题性质
的判断到新概念的引入或建立 ，从对新领域内

涵的思索和界定到一系列研究课题的分解 ，从
系统模型 、方程 、边界条件的推演和确定到某项
专利方案的构思和设计 ，无不伴随着反复的徘
徊 、反思 、自我诘问和自我验证 ，并且基本上是
以“业余”方式进行和完成的 。 １９９１ 年末 ，当从
技术消息报道中发现国外一些同行也在或开始

在致力于这一方向的研究并也采用了“Closed
Loop Control”的思路和提法 ，这使我进一步坚
定了继续前进的信心 。 １９９０ 年我离开北航时 ，
对这一新领域的学术框架和重大课题的分解已

基本确立 ；１９９３ 年前后 ，在前几年探索工作的
基础上 ，考虑到油气井各种工艺环境的共性及
都存在控制问题的普遍性 ，我又把研究对象从
钻井轨道控制进一步扩展到各种井下工艺过

程 ，把认识从对具体问题的研究提高到对理论
与技术体系的考虑 ，于是产生了“井下控制工程
学”这一新概念 ，１９９７ 年 ，中国石油工程学会钻
井基础理论学组把它列为油气钻井工程的新

分支 。
上世纪 ９０年代以来 ，国际钻井技术发展很

快 ，且呈加速态势 ，其中最引人注目和竞争最为
激烈的领域之一就是井下信息与控制技术 。
１９８８ 年在国内开辟这一新领域后的头几年中 ，
我基本上是在承担其他攻关任务的同时坚持进

行这一方面的业余探索 ，此后通过指导研究生
的方式一起开展相关的基础性课题研究 。 ９０
年代中期以来 ，局面有了进一步改观 ，遥控钻井
技术 、地质导向钻井技术相继被列为集团公司
课题乃至国家项目内容（我作为负责人在组织
和主持攻关） ，克服多方面困难 ，坚持不懈 ，目前
已取得重大进展 。 可以预言 ，在这一领域内打
破国外封锁与垄断的日子已为期不远了 ，我们
研发的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一批钻井高端技术

产品必将在推动我国油气钻井技术发展方面发

挥重要作用 。
２０００ 年 ７ 月 ，我在西安主持地质导向会

议 ，余暇再登华山 。 这是我从 １９６７年以来第四
次登华山 。站在西峰之巅仰望南峰 ，不禁诗情
·０４３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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涌动 ，遂口占枟七律 　 四登华山有感枠一首 ，聊以
抒怀 。 自愧文墨不精 ，格律不细 ，但真情实感 ，
绝无矫揉造作 ，顺记于此 ，以求斧正 ：

三十三载四登山 ，当年小松几接天 。
云海苍茫寻旧迹 ，群峰奔踊追快鞭 。
万般世事眼前过 ，一路坎坷心中闲 。
险峰最是风光好 ，胸有高标奋登攀 。

进入石油战线已经 ２６ 年了 。 我庆幸自己
先后遇到了赵国珍 、谢竹庄 、于炳忠 、白家祉和
黄克累等五位恩师 ，是他们呕心沥血培养了我 ；
我庆幸自己在而立之年赶上了国家改革开放的

好时期 ，科教兴国 、科技兴油为青年人的成才提
供了拼搏的舞台 。 在能源问题 、石油问题日益
凸显的形势下 ，“我为祖国献石油” ，就是我这个
石油科技工作者和共和国同龄人的愿望和

誓言 。
我于 ２００３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后 ，有幸

较多地接触到我国工程科学技术界的不少泰斗

宿将 ，前辈们的优秀品德 、高深造诣和为国拼搏
的精神 ，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 。 我是院士队伍
中的一名新兵 ，来日方长 ，任重道远 ，仍像 １９８２
年获得硕士学位时题诗自勉的那样 ——— “莫道
功成该歇马 ，又扬飞鞭上征途”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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